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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的

国际法依据及其意义
王艺曌

摘 要 防空识别区是指一国为了国家安全需要而划设的对航空器进行识别的特殊区域，目前尚属国际法中的空白领域。

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国际法律的一般原则。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对国际社会在该领域做法的肯定

和支持，中国应该在不违背现有国际法原理和习惯的前提下，积极地丰富相关国际实践，推动其向前发展，形成完善的国际

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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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 11月 23日中国国防部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在我国东海设立了首个防

空识别区。该声明一出便引来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和各种不实

地猜测。由于该区域与日本和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都有一定范围

的重合，日、韩两国对我国防空识别区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美国

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

表态。实际上，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际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

十年代，当时航空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认

识到巩固空防系统的重要性。二战后的美国深感到来自苏联轰

炸机的威胁，于是同加拿大一起围绕北美大陆创设了世界上首个

防空识别区——北美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这个由美国首创

的空中预警系统，逐渐成为主权国家捍卫领土主权和维护海洋权

益的重要手段。随后英国、德国、日本、韩国、芬兰、冰岛、意大利、

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都先后设立了防空识别区。

尽管在国际法体系中，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尚无明确的标准和

规则，但是随着人类航空技术地发展与进步，随着国际空运航班

的不断增加，随着空中袭击成为战争和恐怖活动的常态化，随着

各国对领空主权安全的不断重视，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已是大势

所趋。明确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正当性，对我国今后设立其它防空

识别区，对我国将来在防空识别区规则立法活动中能有话语权，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社会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典型实践

（一）美国防空识别区的实践

美国是最早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其设立依据是《联邦法

则》，目前的有效规则以 2014年 1月最新修订的版本为准，其中

第 14篇的第 99部分“空中交通安全管制”，对美国防空识别区的

定义、范围与具体识别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这一规定中，

对某一即将通过或位于美国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做了必须遵守

如下方面的识别要求：

在无线电方面，要求进入防空识别区的民用航空器必须开通

双向无线电通讯系统，且该航空器的飞行员必须持续保持对航空

设施频率的监听。在飞行计划方面，除非取得了航空管控机构的

授权，否则任何驶入或处于防空识别区内的航空器都应向有关的

通讯设施提交、激活和结束飞行计划的情况。在雷达信号方面，

要求任何进入、位于或飞越美国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都要安装雷

达信号应答机，并且要保证其一直处于有效的启动状态。在方位

报告方面，要求飞越或位于防空识别区的飞行员必须向有关设施

按照管制空域和非管制空域的不同要求报告自己的位置。

从以上规定中可知，美国在防空识别区领域的立法规则十分

的全面、复杂和严格，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对违反防空识别区规

则的航空器，美国可能会采取伴飞、主动识别以及拦截的措施。

此外，《美国法典》第 49条还规定了违反防空识别区规则相对应

的刑事制裁手段。这足以证明美国对其防空识别区的重视程度，

以及该区域对于维护一国主权权益的重要性。

（二）加拿大防空识别区的实践

美国之后，加拿大于 1951年建立了加拿大防空识别区。目

前关于其有效的规则主要记载于 1996年的《加拿大航空法规》

中。在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的具体要求上，加拿大同美国

在无线电、飞行计划及方位报告等方面都基本相同，两国间最主

要的区别体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加拿大没有区分军用和民用航空器，明确地规定了该

规则适用一切将要进入或位于加拿大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

第二，美国只规定了最终在美国着陆的航行器提交飞行计

划，但是加拿大则要求，只要在防空识别区内飞越的航空器都必

须要提交飞行计划，不管其最终的目的地是否在加拿大。 可见

加拿大防空识别区的具体规则要比美国更为严格。

（三）其他国家的防空识别区实践

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防空识

别区，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已明显地呈现出了国际化特征。例如，

1965年左右，冰岛、意大利、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都先后设立了

防空识别区。其中日本自上世界 70年代以来，更是先后数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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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扩大其防空识别区的面积，将该区域不断向中国方向扩张。

1972年，日本在调整其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时，将我国钓鱼岛囊括

其中。2010年日本防卫省宣布，把原来止于国土最西端与那岛

上空的“防空识别圈”扩大到该岛屿以西台湾地区一侧海域的上

空。韩国防空识别区的面积也很大，最远的边界距其本国领空长

达 390公里。在我国宣布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后，韩国也迅速宣

布扩大其现有的防空识别区，扩大后的区域覆盖了朝鲜半岛西南

方向的苏岩礁、罗马岛和红岛上空。

三、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依据

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对国际法的法律渊源有权威

解释：主要有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律一般原则、法庭判例和公

法学家的学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中并没有防空识别区

的专有条约，尽管有 20多个国家历经半个世纪的实践，但也不符

合多数国家长期反复实践的标准。因此在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法中很难找到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有力依据，但我们可以在一般原

则中找到它设立的国际法依据。

（一）国家自卫权的合理延伸

自卫权是主权国家固有的一项在国际法上的基本权利。《联

合国宪章》第 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

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前，本宪章

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防空识别

区的诞生是在上世界 50年代，当时国际社会在航空领域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二战期间飞机空袭的普遍适用使各国认识到，传统

的空防系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能更好的应对来自

他国的空中威胁，美国率先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从防空识别区所

诞生的历史背景中我们不难得出：一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实质就

是为了能提前预测到对本国主权造成的侵犯，为自我防卫提供充

分的时间。

瑞士法学家瓦泰尔说过：“一个国家应当认真避免任何可能

造成破坏的事物⋯⋯将任何可能导致其会坏的东西挡在一定距

离之外。”完善空中预警系统，在距离领土上空的一定公共空间区

域内设立防御系统，以达到防备和抵抗侵略的目的，自然是无可

厚非的。联合国也曾默示同意国家在特定情况下诉诸预先自卫

的权利，比如安理会和大会拒绝谴责以色列 1967年对埃及的先

发制人攻击。并且在詹宁斯和瓦斯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中也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种预先防卫的正当性：“虽然预防性自卫

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非法的......在

现代敌对行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总是要等待武力攻击开始后才

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我国当

然可以在不违背现有国际法规则的前提下，对自卫权进行合理延

伸，设立一个不妨碍他国合法飞行自由的防空识别区。

（二）一国对其剩余权利的行使

剩余权利，是指法律未加明文规定或禁止的权利。该原则最

常见于现代海洋法中，即《海洋法公约》中没有明确规定或没有明

令禁止的那部分权利。根据剩余权利的主张，虽然《海洋法公约》

中对一些权利没有明确的归属，但并非意味着这些权利的不存

在。《海洋法公约》第 58条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在行

使航行与飞越自由权利时，都应该适当顾忌沿海国的权利和义

务。这同样表明，沿海国可以根据国家在海上的安全形式以及为

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在不违反国际法律和不妨碍其他国家相

对权利的条件下，结合现有的国际实践，依据国际法和平利用的

原则和《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做法是完全

正当的。

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当然可以在东海相关区域

主张相应权利，并按照该原则，设立一个不妨碍其他国家相对权

利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这完全是国际法框架下的合法行为。

四、总结：我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意义

防空识别区从设立到发展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是围绕其法

律依据、性质和纠纷的解决至今尚无统一的标准。中国设立东海

防空识别区不仅对维护本国主权领土安全有着积极的防御作用，

更重要的是丰富了防空识别区的国际实践，这对于推动防空识别

区规则成为国际习惯法，甚至今后对其规则的制定与完善都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且国土覆盖面积较大的

国家，中国有着地势多样性和周边环境复杂性的特点，中国防空

识别区的设立不单单是在数量上丰富了防空识别区的实践，更能

在种类上为该领域带来新的素材，为今后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更多

的思考。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社会运行的这套国际法体系仍是以欧美

价值观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中国尽管也参与了一些规则的制

定，但就单纯的是个参与者，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国际法的很多领

域都没有中国的影子、话语和痕迹。 因此中国必须要积极地参

与各种国际国际法实践，在中国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正是一次重

要的实践，也为未来中国能在国际法体系建设中拥有话语权奠定

了基础。中国只有积极地参与国际法实践，积极推动国际法发

展，为自己在立法过程中积累更多的话语权，才能使国际法的价

值理念不再局限于西方价值观，才能使自己成为国际法强国，使

国际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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